
“发展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近些年这句话本来是对经济发展说的。没有料到，现在这话居然也适用于科学发展。
无论是横向上与世界各国对比，还是纵向上和任何历史时期对比，现在中国的科学发展都是处于黄金时期。中国不仅以科学队伍

之大、科学论文之多进入世界前列，而且高引用率的文章也开始名列前茅。中国科技的发展赢来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尊重；但在另一
方面，与之俱来的却还有科学界精神环境的污染。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乡镇企业，往往就是从污染环境的行业起步的。GDP上去了，山清水秀的环境却慢慢消失了。不少大城市发
展过程中出现雾霾，也属同一类现象。令人困惑的是，科学的快速发展居然也会产生环境问题，不过不是生态环境，而是精神环境。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饥不择食。急于提升GDP就会不顾环境；急于在本地发展科学、建设学科，也会对采取什么途径无所顾忌，尤
其不会顾忌对科学界道德水平有什么恶性影响。但是这种恶性影响的表现，却比比皆是。

一种表现是，在学术界金钱的作用不适当地高涨。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科学人才生活水准的保障，这正是这些年来科学发展的
基础，无可厚非。但如果忽视精神因素、一味突出金钱，按照论文数量甚至于将论文数目乘以影响因子发奖金，那就可能使得学术变
味、产生误导效应。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奖金，因为学生毕业、教师晋升全要靠文章，于是捉刀代笔、代撰写代发表的论文黑市场也应运
而生，并且已经在向国外蔓延。近来出现的“新事物”是学术界高价“挖人”的现象。正当国企领导者们削减年薪的时候，一些学术单位

“挖人”的价格却一路飙升，个别地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有的地方为了高速度进行学科建设，选择了超越常规的办法招募人才，以
为高楼大厦加上高价人才，就能将学科建设送上高速公路。其实学科建设是有自身规律的，科学史上很少听说有靠金钱堆起来的学科

“暴发户”。再说读书人在历史上也是有骨气的，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讲究的就是气节二字。假如把
学者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那就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与当年志愿“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毕业生相比，差距何止千里。人才工作商品
化，其后果是严重的。本来是一种荣誉的头衔，现在成了商品分档的标准，院士有院士的“价码”，“杰青”有“杰青”的“行情”。既然头衔
的价值如此金贵，客观上就驱使一批单位与个人，不惜工本去打造院士工程和“杰青”工程。

科学界道德水平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专家评审中非科学因素的剧增。专家评审，是科学评价系统中的一种基本形式，长期以
来通行于国内外，在科研立项、成果评价、人事聘用、晋升奖励等方面广泛使用，而选择评审专家的基本原则一是专业上的权威性，二是
具有客观公正的评审态度，能够坚持科学标准。但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却是被评审的单位或个人，会寻找各种途径向评审专家

“打招呼”，轻则采用语言方式托人求情，重则动用物质力量将评审人预先“摆平”。采用的形式也不断创新，如果待评审的目标重大，那
么几年前被评审人就未雨绸缪，请潜在的评审人光临“指导”等等。

更加使人吃惊的是，有的地方“打招呼”之风已经演变成为“正常”状态，不“打招呼”反而成为“异类”，会被评委怀疑被评审人是不
是心虚”。一旦评审过程变质到如此地步，如何还能指望其遵循客观的科学标准？

对于科学界的精神建设，多年来我们没有少加注意，各种道德委员会、自律条例应有尽有。但是就像环境污染有“隐”、“显”的不同
——对于河水发臭、大气雾霾人们有目共睹，而DDT等杀虫剂的环境污染在50年前只有个别人提出警告——一样，科学界的精神污
染也如此，对于论文抄袭、研究成果作假的现象人人喊打，而学术风气的败坏却被认为是“人之常情”，被人视而不见，提及也只是摇头
叹气而已。

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防堵污染源，而科学界的“污染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科学界同仁自身。因为我们自己制定的制度本身
就可能产生污染，其中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政策举措和评价标准。不合理的高薪或者刺激论文高产的政策，源于我们操之过急的学科建
设目标；对于SCI论文的片面要求，则出自人事管理中的规定。比如临床医生的职称晋升也都要“写”论文，招聘合同上规定拿多少工
资要出多少篇论文。至于一些追求“头衔”的工程，只要将“头衔”和金钱脱钩、釜底抽薪，“头衔”就会自然降温、回归到原来的荣誉性
质，这就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笔者相信环境是可以治理的，比如联合国为了避免工业产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对地球臭氧层继续造成恶化及损害，邀请所属会员国
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禁止使用氟利昂，经过各国多年的努力，地球臭氧层保护工作就大有进展。再如说官话、
套话的现象，在我国曾经一度流行，后来经过自上而下加以扭转，不出几年就成效卓著。为此，我们呼吁主管部门认真检查现行评价系
统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发挥出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为改善科学发展环境做贡献。

但是道德不同于法律，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主管部门头上。道德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特别是承担着培养人才、
指导方向的学科带头人的事情。如果在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能够站出来发声，而不是选择默认，更不是随波逐流，黄金时期的
中国科学界，也有望建成精神环境的模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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